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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记得有年春夏流行一种叫薄荷绿的颜

色，大街上飘过莹莹粉粉的淡绿衣裙，空气

中似乎弥散着清香。直到种了薄荷我才知

道，它的嫩叶就是那种流行的粉绿，而成熟

的薄荷，却是与小草同一种颜色的。

去年初冬，我在公园的绿地旁见到一

些干焦枯萎的枝条，戴着草帽劳作的园丁

说那是因为土地换作而拔除的薄荷，枝条

里有种子，到了春天可以种活。我带回几

支，搁在了阳台一角。

那个冬天，上海经历了几十年不遇的

寒潮，一觉醒来发现，小区的喷水池冻成

了天然溜冰场，许多上海的娃娃们头一回

在大自然赐予的冰场上溜冰，兴奋不已；

日夜流淌的黄浦江支流——“三八河”在

冰层下似乎进入了冬眠；阳台上有几盆吊

兰，叶片全部耷拉下来，了无生机，后悔前

晚未将它们挪回屋内。目光掠过缩在阳

台一角的薄荷枝条，却无暇停留，开始了

忙碌：打电话给物业公司来修理冻坏的水

管和热水器，下楼寻找被昨夜的狂风吹落

的衣物……

无论多么严寒的冬天总是会过去的，

春天乘着浩荡的长风，载着初湛的蓝天和

嫩白的云朵来到我们身边。河水清灵灵

地闪着波光，像大地多情的眼睛，孩童们

脱下厚厚的冬装，戴着杨柳编织的花冠，

在绿茵茵的草坪上雀跃舞蹈，收拾阳台时

看到角落里的薄荷枝，它们已经苍老得难

以入眼，稍碰一下就干碎欲裂，掉出许多

黑色的种子，香气扑鼻。我在空的奶粉铁

罐里装了土，趁着如丝如雾的春雨笼罩大

地，将薄荷种子一粒粒种下去，想起园丁

老人的话，生命需要善待，只是不知遭遇

过寒潮的它们能否成活。

几度春风春雨过后，阳光炽热了，绿

荫浓密了，花儿竞相开放，五彩缤纷的世

界里，我的小阳台也有了春天的足迹。本

以为早被冻死的吊兰，被我剪光了枝条，

谁知却从它们那枯黄的根丛中萌出了新

芽，真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啊。铁罐的黑土中也有了动静，冒出针尖

般的点点绿意，这绿意像天边地平线上缓

缓走来的身影，一天天扩大，一点点清晰，

渐渐轮廓分明，慢慢鲜活灵动，那尖尖的

小芽儿先是发了两瓣，像一双掬捧着水的

小手，然后下面又生出来一双叶子，两双、

四双……粉嘟嘟的幼叶渐渐脱去稚嫩，醇

厚起来的色泽和质地有了成熟的气息，叶

片上布满新生的茸毛，像半大小伙子的胡

茬，叶子的边缘有了柔软的锯齿。它们细

细的茎也每天粗壮高大起来，渐渐变成了

紫中泛绿的四角菱形，小小的奶粉罐子已

经显得太小，容不下它们健壮而倔强的身

躯，它们倾斜着身子向罐子外长去，坚实

的茎灵巧地弯曲着，但无论如何斜屈过，

一旦找到空间它们就挺直了枝干，向着阳

光的方向生长。

从薄荷枝上采几片绿叶泡水喝，凉丝

丝的香气润嗓沁心；做红烧鱼时撒两片，

鱼香伴着薄荷的清香四溢；头昏沉时用薄

荷叶敷在太阳穴处，脑清目明。薄荷不愧

是传统草药，清凉解毒，驱蚊虫散风热，而

这样的它却是这般朴实，不要求多么优质

的土壤，更不索要什么肥料，一抔薄土，几

杯净水，足以让它们容光焕发、精神十足，

在春风里笑逐颜开。清水薄土养大的它

似乎生来是向世界奉献自己的价值的，越

是采摘，它越是长得高大健壮，生出越发

茂密的绿叶来。即使有时我忘记浇水，它

们也不抱怨，最多有点萎顿，第二天浇足

了水，它们立刻就恢复了润泽浓烈的颜

色，多么像出生在贫寒人家的孩子，不挑

食不奢求，给点阳光就灿烂，哪怕少吃一

两顿，忍忍也能挺过去，可是这粗茶淡饭

照样养育出了胸怀宽广的小伙儿和秀美

灵巧的大姑娘。

再去公园的时候，又遇到绿地里劳作

的园丁大爷，那天正好下雨，他有空在棚

子里和我聊了会儿天。原来他是山东临

沂人，老家有六亩地由儿子媳妇种菜，他

和老伴来上海打工，园林部门提供住处，

每天有免费中饭，月工资有几千块钱，他

们十分开心满足，城里的活儿比乡下种地

轻松，虽说六十出头，老两口还想多干几

年，给孙子挣些学费再回老家安度晚年。

老人一边给我指认着绿地里栽种的各色

花草蔬果，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着，黧黑面

庞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有对土地的

由衷热爱，更有着满腔的自豪，因为这大

都市的绿色中有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告诉他去年冬天的种子已经种成

了薄荷，憨厚的老人说薄荷是草，好养

活。是的，薄荷命如草芥却并不自轻自

贱，它在平凡中顽强地活出自己的精彩和

高贵，给世界奉上一抹清凉的绿色。

明急匆匆走到我身边，向我请假。

我看看时间，下午两点一刻。只要天气

晴朗，他都会在这个时间，请上半个小

时假，回家转转。

我对明的家庭情况了解并不多，只

知道他是个孤儿，奶奶将他一手带大。

奶奶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常

回去看看是对的，好在单位离他家不

远，开电动车 10分钟就到，所以每次我

都会准假。我只是不太明白，他为什么

总是选在这个时候回去？

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吧，你顺便回

家看看，然后我们一起去谈业务。穿街

过巷，阳光温暖地洒在我们身上，拐进

一条小巷，在一幢灰旧的居民楼前停了

下来。老楼显得特别矮小，四周高楼大

厦的影子，像笼子一样，将老楼罩住。

明说，我家就住在这里，进去坐坐？

我点点头。

走进楼洞，只觉得眼前骤然一暗，

一时间适应不过来。上到二楼，明掏出

钥匙，打开门。屋里黯淡，里屋传来一

个老太太的声音：“是明啊，你回来啦？”

明大声应道：“奶奶，是我，还有我的领

导，顺路来看看你。”

明招呼我在客厅坐下，匆忙走进房

间，抱了一床被子，走到阳台上。然后，

他回到房间，搀扶着一位颤巍巍的老太

太走了出来。我站起来，向老人问好。

明将老人搀到阳台上，我赶紧跟过

去。逼仄的老式阳台上，摆着一张躺

椅，躺椅上铺着一床棉被，几乎将整个

阳台占满了，边上放着几盆花草。

明将奶奶扶到躺椅上，我惊诧地看

到，一道阳光正好洒在上面，那是从前

面两幢高楼的间隙照射过来的。老人

眯着眼睛，笑着说，老天终于放晴了，今

天的太阳真好啊。

明一边帮奶奶压好被子，一边报

喜：天气预报说，后面几天都是晴天呢。

老人用手遮在额前，说：“那敢情好

哇。明，你快去上班吧。”

告别老人，走出门，我们聊起来。

明说，因为前面的楼太高，阳光都被遮

挡住了，每天只有下午2点到3点半这段

时间，才能透进一点阳光，照到阳台

上。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腿脚也

不方便，不能下楼，所以，只要是晴天，

我就会回家，把奶奶搀到阳台上晒晒太

阳。

原来是这样。我重重地拍拍他的

肩膀。难得他这么孝顺，这么细心，这

么周到。明叹口气，告诉我，高高的大

楼，将屋子笼罩在阴影中，常年见不到

阳光，晾晒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阴干的，

时间一久，整个老楼，都散发着一股潮

湿的霉气。但奇怪的是，以前我盖的棉

被，却总是暖暖的、蓬蓬松松的，弥散着

阳光的气息。后来我才知道，只要有太

阳，奶奶都会准时赶回家，将我床上的

棉被，拿到阳台上晒晒。太阳能照到阳

台上的时间，只有那么短短的一两个

小时。那时候，奶奶刚退休，帮人家做

钟点工。

明眼睛湿湿地说，小时候穿的衣服

总是干干净净，几乎嗅不到一点霉旧灰

暗气息。奶奶把所有能照到家的阳光，

都照射到我的衣服和被子上了啊。明

坚定地挥挥手说：“我现在最大的目标，

就是尽快买新房子，让奶奶在阳光下安

享晚年。”

我相信明能做到。

再回头，只见前面那幢大楼的影

子，已经笼罩了这幢老式居民楼。我却

似乎看见，一束阳光，一直温暖地照射

着它……

五月阳光明媚，连带着一切都鲜

艳生动起来，特别是那些水灵灵的鲜

果。

枇杷样子可爱，通体金黄，还有这

细不可见的一层茸毛，显得这黄色格外

的柔和温婉。味道也是甜美，我特别偏

爱那种甜中带着微微酸味的那种。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

金”。在古时候，枇杷是一种很田园的

果实。茅檐三间，门前一株大叶子枇

杷，树下三两只鸡，即可逍遥自在醉梦

乡了。

楼下园子里也有一株枇杷。五月

中，就有小果子点缀在枝叶间。只是

果实很小，滋味酸涩，也只有调皮的娃

娃揪来乱抛，余外是没人吃的。可我

却十分地偏爱这株树，因为一年四季，

我都与它有着交集。

枇杷树不高，枝干不粗，却伸展得

很开。它的叶片都很大，长长的，超过

了我的手掌，老叶是深墨绿，泛着深

蓝，亮亮的，有着金属质感，对称的经

脉清晰如刻。新生的是嫩嫩的，茸毛

厚厚的，肥嘟嘟的可爱。这些叶子不

惟可爱，还实用。我爱它也正是如

此。家里人，但凡有感冒咳嗽的，我都

会去剪两片叶子来。洗净，剪成细条，

加上雪梨冰糖，小火煨成一锅甜水，坚

持喝上数日，咳嗽就不治而愈了。不

光是我们家里，朋友、学生，但凡有需

要，我都会剪了送去。

还有个爱它的理由，它是自己生

长起来的。那一年，它自己从土里钻

出来，在路旁草坪上，小小的一棵，两

三片小叶子。一次，园丁师傅清理草

坪，把它拔了出来。我怜它娇弱可爱，

就移植到园子里。散步时会给它浇点

水，于是，它就蓬蓬勃勃地长成这样，

好像是想早日抵达我二楼的窗口。

那天突发奇想，拣最黄的枇杷摘

了一小捧，在我那个青花瓷盘里铺上

两片嫩叶，置果于其上，陈放在茶台。

好看之余，还有果香淡淡萦绕，茶水也

甘甜了几分。过二日，果子有些萎靡，

舍不得它们这样烂去，于是我把它们

去皮去核，得了薄薄的果肉一小碗。

先把冰糖放在小锅里熬化，再把打碎

的果肉放入，一起微火慢熬，竟成了嫩

黄的一碗，酸甜爽口。正当我得意时，

家人却在一旁笑着说：这个是好吃，可

是治咳嗽的却是那不美味的叶子呢。

突然心有所动，我们看人待物，怕

也是常常被外在的光鲜所迷惑，而忽

略了那朴实中的宝贵。

周末，我和妹妹两家和往常一样，回

到父母家小聚。中午吃饭时，香满四溢的

饭菜端上桌，全家人共享父亲的好手艺，

其乐融融。这时，父亲说了一句话：“能干

事也是福啊！”

父亲说这话是有缘由的。两年前，父

亲身体陆续出现了一些状况。一年内三次

入院，先是做了一个外科手术，不料几个月

后，又发现患有严重冠心病，再次手术安装

了支架，全家人不停地奔波在医院和家里

来回的路上，家里再也难觅往昔的幸福和

团圆。出院后，大家小心翼翼，几乎不让父

亲做任何被我们视做“活儿”的事情，这让

原本习惯于忙碌的父亲很不适应。几乎无

所事事的他手足无措，天天唉声叹气。看

来，不做事，感觉不到“被人需要”，不仅人

变得无精打采，而且生活没有丝毫乐趣。

看着父亲闷闷不乐的样子，全家人集

思广益，后来想到了给父亲“指派”一项光

荣而伟大的任务：接送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的两个小外孙。家离学校很近，走过去十

分钟就到了，权当父亲去散散步，锻炼一

下身体，而且他的生活也因有了具体的

“工作任务”而变得充实。

接送两个小外孙时间长了，父亲还逐

渐结识了一些同龄人，有了共同的语言，

天地也宽阔起来。慢慢的，父亲气色也好

了起来，身体也恢复得比较好。这一切，

都得益于有事可做，被人需要。

有时，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人或事，难

免抱怨。甚至赌气冲动时，总是在想，要

是我不用做事就好了。其实，能够做事

情，被人需要，本身便是一种幸福。试想，

能做事，说明被需要，就能证明自己存在

的价值。做事情过程中的动脑筋、想办

法，亦不失为一种快乐。有什么，还能比

让自己感到被需要、能够提供给他人以帮

助，更幸福呢？

那一抹清凉的绿色
□张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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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需要也是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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